【如正式引用，须自行核实】

陈卫民处长的口述校史

 学生记者  黄金珊  何雪莹  王  月

一、采访时间

    2011年5月22日。
二、采访地点

    广州中医药大学三元里校区健康活动中心。
三、人物简介

陈卫民，男，汉族，1947年3月生于广东海丰县。1966年在澎湃中学高中毕业，因文化大革命于1968年回家务农，并参加大队革委会的工作，担任革委会副主任、民兵营长等职。197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11月选送至中山大学哲学系政治专业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广州中医学院工作，先从事马列主义理论课的教学工作，后担任学生年级班主任、政治辅导员。1979-1984年在七九级年级办工作，1984-1986年在针灸系年级工作，担任级主任，党支部书记，1986-1992年，在学校总务处先后任科长、副处长。1987年、1989年被评为学校优秀党员，1988年被评为广东省高教先进工作者。1996年8月在学校离退工作处工作，先后担任副处长、处长。2007年5月退休，2011年担任学校退休党总支副书记。
四、采访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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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陈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到我们学校任职的？
述：我是在1973年7月底来到学校参加工作。原来我是在中山大学哲学系政治专业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我们学校来。
记：那您在我们学校的工龄算是很长了。
述：是的，我从1973年到这里报到后就一直工作到现在，就再也没有去其他地方工作了。
记：这样的话，那老师您对于学校的发展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了，那么当时您来我们学校时，对学校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呢？
述：当时我们学校就只有一栋办公楼，有一条马路，两旁的树木落了很多叶子，看起来就好像废墟一样。当时走进来的时候心都凉了啊！那时就只有一栋教工宿舍和外面的（指窗户外面的礼堂）礼堂就没有别的啦，当时的礼堂是很破旧的，现在礼堂都封住了。想到以后要在这里工作当时我的心都像浇上凉水一样，心里想这是什么地方啊，是大学吗？那时候我们学校和中山大学真的不能相比。所以你看现在学校能发展成今天这样子真的是很不简单。
记：那老师您一开始在我们学校担任哪一方面的工作呢？一开始工作时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述：因为我原来是中山大学哲学系毕业的，所以来到我们学校就先被安排到马列主义教研室。当时我二十五六岁，因为喜欢到处动，教研室的主任就找我。他说：“小陈，我发现你坐不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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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先不让你任课，让你去听课，还要好好的钻研几本书。”他让我做一个学习计划给他。我就去听一些老的老师讲课，自己也做一些笔记,看一些书。那时候教研室主任就经常来检查我学习的情况。到下半年的时候教研室主任就跟我说，要一边学习一边干，不要全是为了学习而学习。后来我就开始负责73级的护理班的马列主义课。随后又负责中医系七三级的哲学课。一开始我初站在阶梯教室那里讲课，面对着200多个学生，当时心里确实是有点紧张的。后来就是这样慢慢锻炼出来了。
记：这样看来当时教研室主任对于年轻老师的帮助挺大的，那么当时我们学校的老师在工作之间的合作应该也很不错吧？
述：当时我们学校的校风真的很好的，教职工的关系都很和谐。每逢周一早上7:30教职工准时上班，提早了半个小时去打扫卫生。当时我们负责一个卫生区，没有什么工人的，只有某些特殊的工种才会有的。所以学校的环境卫生都是由我们教职工自己来打扫的。
记：那时候我们学校校风确实挺不错，那您刚开始工作时正值文革，那我们学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不是有停止招生呢？
述：我们学校在文革开始后就停止招生了，1970年后就有招生，当时招了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我当时是在中山大学学习的，我有一个老乡就在我们学校，是学医的。
记：文革期间，听说我们学校当时有在海南和南雄开办过分校，您也有参与吧。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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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当年韶关地区的学生就拨到南雄那边读，海南的学生就直接在海南那边读，学制是两年。办分校的时候，当时去海南的时候组织一个调查小组，负责去调查如何办六·二六大学、制定办学方针这些问题去征求当地的意见。后来我就和工宣队队长，李国桥副院长还有人事科的科长一起去海南调查。到开始着手办六·二六大学的时候，我就被当时的党委副书记派到南雄的五·七分院那边。记得当时在南雄75级毕业生的毕业典礼上，党委副书记讲了一句话，你们这一批同学要“社来社去”，你们从哪里来读书也要送回哪里去。当时七六级的学生也参加七五级的毕业典礼，七六级的学生听了就有点火了，他们想我们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又要让我们回到当地去。所以学生就闹罢课。我当时因为回省党校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就回到广州。刚刚回来就听到南雄那边闹的一团糟，两个年级的学生都罢课了。有一天我在学校的楼下就见到从南雄来的3个男学生，他们就跟我说南雄那边已经罢课一个多星期了啊。我就把他们接到我宿舍，后来打电话给党委书记和院长，并要求和学生开一次座谈会。我觉得学校领导就是要为学生排忧解难，不能摆出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不应该把学生搁在一边。后来我把学生的要求跟书记和院长提出来后，我们讨论了要怎么做学生的工作同时也为学生开了座谈会。当天我就和3个学生回南雄，去到那天已经很晚了，我还是马上召开了座谈会。我跟学生讲了许多道理并强调你们如果不上课，两年的时间很快就浪费了，时间是很宝贵的，你们要把握好时间，这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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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下去是耽误你们自己啊。到了第二天学生基本上都复课了。
记：我们当时的办学历程看来还是比较艰苦的，那么在这期间有没有什么人或事让您觉得印象深刻的呢？
述：去海南调查办六·二六大学之前，当时我们学校的李国桥副院长，那个时候不是叫校长是叫院长，我们学校1994年才改名为广州中医药大学，以后才叫校长的。李国桥副院长拿一张船票来我宿舍找我，他说：“你是小陈老师吗？”我说：“是。”他说：“你到时候和我们去海南出差，去实地调查，要去一个月，你先准备一下吧。”当时一个副院长拿一张票，自己亲自送到教工宿舍里面去，还要爬上5楼，真的是很不简单啊，所以我对李国桥副院长的这种作风真的很钦佩。
记：是的，您刚刚提到的李国桥副院长我们也是很敬佩的。我们都知道在文革那么艰苦的环境下，我们学校还是取得了不少的成绩。李国桥教授首先证实青蒿素治疗恶性疟疾的作用就是骄人的成绩之一，您能大概给我们说一下那时的情况吗？
述：他工作真的很认真，很有钻研精神。他是真真正正想学一点东西。他在和我们去海南调查办六·二六大学的时候，一分钟都没有停过。 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很早就起来学英语。李国桥副院长对科研方面真的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也会创新，他算是一个技术型的领导。
记：后来您的工作岗位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动呢？
述：在学校教学几年之后学校领导调任我管理后勤工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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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务处担任副处长一职。
记：那总务处主要负责哪方面的工作？
述：总务处主要负责的都是与教学、学生和老师的生活学习密切相关的事情。包括学生宿舍维修，墙壁粉刷，教室的课桌凳子的修补更换，厕所下水道的疏通等等好多工作。当时学生使用热水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天气冷的时候学生都要用热水来洗澡，但学校那时还没有完善的供水体系，不能及时供应热水，所以很多同学是自己煮水解决洗澡等生活问题的。作为学校专门负责这方面的总务处，一方面考虑到学生自己煮水洗澡会有用电的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解决学生供热水的事情。最后决定在学生宿舍空地那里修建了几排洗澡房，同时又修建了锅炉烧水给学生提供热水。学校的绿化、卫生等方面也是由我们负责的，比如栽种一些绿化树木。疏通学校下水道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每年我们都要花费人力和资金投入到这方面。我觉得这些与广大学生和教职工的生活太密切了。
记：是啊，总务处做的每份工作真正的与我们每一个学生和教职工的生活密切相关。从参加工作开始直到退休您一直都在我们学校，对学校的发展肯定比较了解。适逢今年是建校55周年，学校在哪些方面有哪些发展呢？
述：我一直都是在做有关行政的工作，对于学校的发展方面也只能从粗略的方面谈谈，细节的方面就不是很了解。从我个人的几十年体会和感受来说，学校发展最快的一个方面是教学。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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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规模，教学的多元化，教学体制的完善等方面都有很快的发展。过去教学是由教革组负责，现在由教务处负责实施。当时的学生数量真的是寥寥无几的，整个系（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学院）每年就只有一个班，一个班最多就100多人。现在已经发展到这样多院系、多专业、多学生的规模。另一方面是教学的多元化，教学体制的完善，尤其是在研究生和留学生方面，都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教学规模也已基本搭建起了架子。这样就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空间让更多的学生不仅仅是国内的学生来接受中医药文化的熏陶，来学习和发扬中医药文化。另一方面的发展是在教职工方面，就教职工数量和宿舍楼来看确实有很大的发展的。记得在我刚刚进入学校的时候就只有两栋教工宿舍，现在已扩展到22栋（仅仅是三元里校区的），教师队伍也从当时的400人发展到现在的1000多人，其中引进的教师人才都是高学历高水平的老师。还有就是学校的建筑方面，学校在过去的时候，下大雨道路都会被淹的。因为学校当时地势比较低，就像一口锅，我们处在锅底。一下大雨，雨水就全部集中在这里了。当时上学上班都是要把裤腿卷得很高。现在不同了，地基都有所提高，也投资30几万疏了河涌。在那以后就很少发生水浸的情况了。
记：那么我们学校在这些发展的背后，有没有什么不足或者是您觉得比较遗憾的事情吗？
述：遗憾的是作为一所国家重点建设的中医药大学，我们学校竟然没有自己的药厂。曾经和人家合作办过几年，可能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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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不善等原因，最后都没有成功。所以觉得非常遗憾，真心的期望可以有属于我们自己学校的药厂。这不仅在教学上，而且对国家中医药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记：作为中医药大学，虽然没有药厂，我们学校也有自己的附属医院，而且在社会上都有很大的影响，您可以谈谈学校的这几所附属医院的情况吗？
述：我们学校有四所附属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第二附属医院（对外称为省中医院），第三附属医院（骨伤科医院），第四附属医院（在海南）。就第二附属医院来说现在的院长管理得非常好，他们的管理体制都比较完善，在医院的建设发展方面也积极努力地争取机会。这对于医院的建设是有很大的作用。医院在教学方面也做得比较到位，这为以后医院人才储备奠定基础。一附院在医院建设方面做的是比较好的，但在管理制度方面可能还稍稍逊于省中医院。但总体来看发展都是很快很好的。
记：省中医的优秀的管理经验是很值得我们其他附属医院学习，那些老一辈的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让年轻的老师学习的呢？例如，老一辈对青年一代的“传”“帮”“带”，您有什么想法或经验能和我们分享的吗？
述：对于“传”“帮”“带”，我在这方面的认识不是很多。过去，省中医院的“传”“帮”“带”抓得比较紧，刚才讲的也是省中医院成功的一方面。我们的第一附属医院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的工作。省中医搞“传”“帮”“带”，尽管医院内没有那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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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但是请也要把院外的专家请过来，所以省中医的“传”“帮”“带”就做得比较好。“传”“帮”“带”主要是带徒，校内教学方面的带徒，我比较少听说，了解的比较少。
记：适逢今年是建党90周年，学校有没有为党员老前辈组织什么样的活动呢？
述：在5月9日那天，我们的总支书记梁广基在这里（三元里校区健康活动中心）举行了一个建党90周年的专题报告。接着，学校党委孙晓生副书记给大家讲了“毛泽东与中医药情怀”这个专题。他主要讲述了过去毛主席对中医药的发展的促进作用。中医药当时处于临危状况，但中央领导对中医药是非常重视的。从领导们看病请中医这个角度来了解中医药，要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会上还宣布了我校关工委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这也可以说明了学校的很多老教师和老前辈为我们学校作了很多贡献，也取得一定的成绩。
记：没错，确实是这样，如果没有老教师和老前辈的杰出贡献，学校的发展也不能这么迅速和辉煌。另外一方面我们从资料中得知在专题报告会上同时也宣布了对离退休老同志提高校内生活补贴标准，您对此事有什么看法呢？
述：像这件事一样，以前学校对我们在职的教职工提高生活补贴，对离退休方面的关注就不是很够。作为领导来说，鼓励老同志支持和继续为学校的教育事业作贡献是很应该的，看问题应该要从整体来看。按照学校的发展来说单靠在职的职工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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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从某种程度、某个角度来说，老同志对学校的发展，不要说是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也是取得一定的成绩的。所以说现在学校对离退休老同志提高校内生活补贴标准是对我们老同志的关怀，这种人文关怀体现学校的不断发展。例如过去从生活补贴这个角度来讲，过去我们每个季度才10元钱，这就叫做奖金，没有补贴的，我领了41元的工资领了好几年。到后来杨建宇当书记的时候，一个季度才10元。当时有10元钱还可以。以后就慢慢提高到30元钱，然后逐渐就提升到每个月都有了。一方面，这些补贴是随着学校的发展，增加离退休职工的福利。另一方面，也跟现在的物价有关，有着多方面原因，是从多方面影响的。
记：是的，随着学校的发展，学校也越来越重视老职工的福利和待遇，从这我们也看到了学校向上发展的趋势。老师，请问墙上的书法作品是退休老职工的作品吗？看来离退休工作处会为老职工开展的活动应该挺丰富的吧？
述：是这样的，我们离退休工作处有好多的社团组织。老人协会领导下的就有门球队，歌舞队等。有许多的组织，让大家一起娱乐。
记：看来你们的活动还挺多的啊，我们了解你们前几天举行一次红色之旅，那您能说一下这次旅游的状况吗？
述：是的啊，这次旅游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报名的有104个人，占了一半。我们去了惠州罗浮山，参观东江纵队的纪念馆，然后到惠州游玩了西湖。由于叶挺纪念馆没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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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我们就参观了他的故居。大家的反映还是挺不错的，从经济价值和服务态度来说也可以，参观的地方和线路都蛮好的。对党员是一次教育，所以总体大家反映还不错，无论从教育意义，还从经济价值来说都挺不错。
记：作为一名老党员，您对于党的感情肯定不一般的吧！
述：是啊！以前是毛泽东思想占指导地位，而我最认同的正统教育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对歪歪斜斜的社会不正之风，我就有自己的看法。如果我们中国学外国搞多党制，就如毛泽东所提出的“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就我们的国情来说，这样会造成很多社会游行，打打杀杀，竞选总统，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发生。只有我们一个共产党执政，党外的民族党派参政。这样管理能督促共产党做得更好。就如过去国家副主席也有党外人士来做的。我们中国共产党这样来做，能使社会稳定。我们教书也好，我们工作也好，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是做不了事的。宁愿做和平的狗，不要做战争的英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看很多故事片，老百姓日子最苦，但我们共产党红军的军队一切都为人民的利益。所有老百姓把自己剩下的一点口粮拿给我们的军队，拿给共产党战士。而国民党来到村要抢，日本来也要抢。在多种政权的情况下，老百姓是最苦的，所以要理解到稳定是最重要的。你看很多国家，如中东国家，小规模战争不断，影响国家发展，什么都会受到影响。所以现在共产党建党90年了，人来说就算是年纪大了，而对于共产党来说正是迅速发展的时候。再加上现在反腐败的经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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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了。我上白云山的时候，听到有个别的人骂共产党而且骂得好凶，说道没有受到共产党一点恩惠，上山下乡，被她害得好苦啊。但是我就觉得如果没有这个稳定的大气候，国家哪能发展。国家当时依靠人民群众打天下，那样的环境下当然日子是会苦一点。
记：您说的没错，如果没有稳定的大气候，我们可能还在枪林弹雨的环境中，哪有这么好的读书环境啊！那么您对于我们学校的这一代学子有什么想说的吗？
述：你们这些年轻的一代，要好好的利用这个稳定的大环境，要珍惜党给你们创造的这个长知识、长身体的黄金气候。你们现在读书，比我们当时好很多倍了，我们当时读书很苦。所以有时候，有些同学家庭有些困难，确实难以解决，可以向学校提一提。让学校从助学金等多种渠道里面给予解决。过去我有一个79级广西的学生，他中午不休息，拼命学习，三餐只吃一点青菜。我发现以后就跟他说，你这样不行的，才二十岁左右，现在正是长身体的黄金时期。聊了一下后就知道，原来他家庭挺困难的，后来我就给予了他一定的帮助。你们有些人读书方面应该会有一些困难，但总体来说，比起我们当时来说好得多了。学校从贷款等各方面完善了许多，以前学校是没有贷款的，所以对你们学生的帮助已经完善很多了。年轻人嘛，做人做事不要太计较，自己不够完美的东西要去改正，不要不接受别人给的意见。总结一句话其实就是做人要全心全意，做事要踏踏实实，不要太过浮躁。
记：老师您讲的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很受用啊，和您的谈话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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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快，今天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不好意思耽误您怎么长时间了。
述：不会的，我也很乐意和你们交谈的。

    （注：该采访组获得2011年“口述校史”活动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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